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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裡尋他──美術（博物館）館館長專輯 

回歸行政專才與學理涵養機制的基礎人才培養「科系」上 

A Way Back to Discipline and Professionalism in Cultivating the Futur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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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術館、博物館的奠基開發與運作，是我國近十年來堪為醒目與大成就的文

化建設。換言之，若國內目前重要的幾座館舍，如市美館、省美館、高美館、科

博館等以及籌設中的科工館、海洋館、卑南人類館等，從台灣文化版圖上一下消

失，您就會發現全民將會是如何地錯愕了！好像全民努力五十餘年的國力成就，

一下煙消雲散一般，由此可見美術館、博物館在全民心目中甚至生活中是多麼重

要了！ 

然而，也因於全民的日益重視與期許，使得過去官式機制運作下的館舍首長

人選，突然地引爆國人極度的關注。若就事論事而言，這實在是極為健康的好現

象，這是國人逐漸跳脫出無限經濟美夢追逐的生活作息，而逐漸趨向精神面、文

化面、藝術面滋養的健身、健腦又健心等的優質品味生活追求了。 

奈何地，當全民走向此時，偏偏國內幾座重要館舍一直相當長期找不到好人

才，而採取「代理」的消極作法，實在令國人嘆息不已！值此之時，實在也不能

怪我們的主管機關。因為真正的問題，實在不是這些文教主管機關，而是全民太

易溺於不需要培養此類人才的基礎科系，與其教育體制的追求上。事實上，到了

今天，試問國外已長達百餘年培養此類館舍的人才基礎「藝術史」、「藝術學」科

系，國內不僅沒有，甚而連「博物館學」、「文化資產」等的研究所級碩、博士班，

還不去加緊規劃設計呢！ 

到了今天，期待大家能靜心地面對問題，趕快以「政策為尚」，快速集結散

落在國內外各地的人才，成立此類國人永遠需要、又已欠缺五十年的「人才科

系」，並從原點培養吧！不然，人才問題的燃眉之急，只有愈來愈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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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早在六十餘年前，由日人治台四十年的始政博覽會所誕生的今日「省立博物

館」，已為台灣早期此類文教機構奠立了燦爛一頁。事實上，在那個時代，帝大、

師校、農校及各地農、產業，以實驗開發為主的會社機構，亦已有今天所謂博物

館的功能與目的了。像近年盛行的「全國文藝季」，許多縣市的產業文化展示，

還藉助於此時期蒐藏的文物呢！可惜的是，光復後大概百事待興，國策目標有著

更重要的大事要做吧？使得過去澱積已久，且耀眼不已的博物館文教機構，好像

不見有更積極的投入，想要以此作為建構全台博物館文化生態的契機與企圖心，

也不再薪傳延續了。直至 1980 年代起，拜於國人經濟的奮起飛躍，到了「衣食

足，知文化」的境界需求時，全國官民才大步走向此類的文教建設。因而，此方

面的專業人才問題也就逐漸浮現了。 

憑良心說，全國此類的文教館舍，在沒有高教專業人才科系的培養撫育下，

尚且能自力更生，圖強自發，實在很不錯了。尤其幾座大型的公立美術、博物館

舍，雖是起步時極盡艱難，但是卻也相當的平穩開展。不過，近年因於民眾文教

心境的需求大開，好之又要更好的發聲與呼求，使得從事此類文教機構工作者受

到不少鼓勵。相對的，提昇各方面更好品質的文教目標與企求，亦蜂擁而來，尤

在此類館舍主事者的專業企盼，令人感到更加急迫與不耐。 

 

貳、人才培育的疏失 

如果相對於國內各大理、工、農、醫、文、法、商等專業研究機構人才培養

來看，美術館、博物館的主事者人才，不僅沒有一套培養體制，連最基層工作人

員來源的基礎科系，亦尚未有一套健全的教育體制來擔當培養。一般人皆知，國

外美術館及博物館等行政長才，絕大部分源自於「藝術史科系」出身，再加以長

期的琢磨訓練。國內大專為主的高等教育，幾乎什麼科系不缺，若有缺少的，也

能馬上增補，不失進取奮發之道，然而，不知怎麼的？唯獨美術、博物、文物館

類的基礎人才來源的「藝術史科系」就是不規劃籌設，尤其國內公私立此類文教

機構已達二百餘所之際，還不緊急籌設，實是社會整體文教成本與資源的損失，

亦是國家總體文化生命與戰力的虛擲。 

不過，也有人說，我們已有五十餘年以師範教育為主的藝術教育呀！怎麼沒

有人才？其實，這是個像是可行，其實是不太正確的想法。過去，實因種種因由，

可經由教育、藝術出身者直接擔任之，這是那個時代很無奈條件下的選擇呀！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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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實在不行了。過去三、四十年來，好的藝術人才皆由師範教育體系培養。在培

養時，易於朝向就業工作時的需求取向與受教方式。因而所謂專家「指導式」的

藝術家人格性極強。再者，師範教育藝術體系四十餘年來，蓄積過量的社會資源

與資產，極自然地弱化了自己專業之外，更大、更深、更厚的藝術生命之開發與

學習。例如，其對於美術、博物館內典藏文物作品之貫穿歷史時空隧道百年、甚

至千年以上的生命意涵，往往自己不易覺醒，更不知應快速去補充學習。因而沒

有藝術史的基本素養，想要辦好具有獨特風格的美術、博物館，那不是不可行，

而是太難了。如果一個好的教育、藝術出身者，加上足夠的藝術史基礎訓練培養，

相信他就會發現此基礎藝術史訓練之於美術、博物館的重要性了。當然，這裹所

謂藝術史訓練，是指包含定義極廣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訓練，因而所謂的語言、

保存科技及行政管理等，皆納入其中，亦即今日西方之藝術綜合科學研究，也就

是所謂的「藝術學」1。如果我們的文教主管機構，早知此方面的重要性，能在

十五或二十年前便有計劃的籌設「藝術史系」或「藝術學系」的完整人才培養體

制、機制，2從大學一路到博士研究班的話，今天台灣的大型美術、博物館舍主

事者人才，一定不會這麼窘缺的。說不定，我們早已建立起「自己主體性」美術、

博物館的人才體制了。當然，罔者已矣，不談也罷！今天若戮力做起，也是不慢

的。但問題在於「不做」與「認知錯誤」之間的認知差距，其實才是真正可怕的，

難道國外百年前此類人才培養科系的設立，是多餘的嗎？ 

 

參、多元的策略 

美術館、博物館館長的人選與增補，是目前國內相當急迫又猶豫不決的問

                                                        
1 藝術學（即 Kunstwissenschft，或 Science of Art），簡言之，就是對造型藝術作一廣義的綜合科

學研究。其一即是對一般造型藝術的本質與意義的探究，企圖對造型藝術的各種領域、界限及

相互關係等作一闡明，即所謂的「體系性藝術學」。其二是對造形藝術的歷史發展為目的而探

究的「藝術史學」。當然，美術史上的基礎理論、方法論及風格論等，與體系性的研究有著極

為深厚又密切的直接關連。故廣義的藝術學，即是總合上述的兩大領域的研究，而狹義的，即

是指美術史之外的體系性研究。 
2 若就美術、博物館典藏的作品而言，藝術家易認為作品就是他的一切，包括生命等等。事實上，

這是極小的作品生命。真正的作品生命是在完成後的歷史時空流轉中。一般而言，作品從構思

到創作完成，中間的歷程可謂全屬作家的獨我生命。但是當作品一完成，面對世人時，就進入

時空序大我生命與意義的澱積與建造。這時，便開始屬於人類文明循環序自我的發言者與創造

者；其生命內涵，已由作家個人生命開始加速分解與累積。一幅好的作品更會隨著時代、社會、

民族、族群等不同文化觀的理解與加溫，使作品本身急速深化為某種歷史性意義，或者內化為

某種文化性生命，以及質化為人類永恆不變的語彙或符號等等。像這樣無形無界的大我人類作

品生命觀，憑良心說，藝術家、藝術教育家在其專業的領域內，是不易察知的。而這卻是藝術

史、藝術學專業素養工作者易知與必知的。事實上，此亦是歐、美、日先進文化大國公私力量，

投入美術、博物館最直接且又最重要的誘因與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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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令關心的民眾著急不已。一般而言，文教機構的主管是屬指派任命的，照理

沒有什麼令人著急之處，原因應在於足堪適任主管人才的難尋吧！ 

文官體制是最好來源，然而因沒有專門藝術史學基礎人才培養科系，所以縱

使是文官出身者，亦僅是一半專業中的行政專才而已，藝術、文物、博物的一半

專業也只好將就就任，到頭來，此類館舍文教使命及功能，就只能發揮半壁江山

而已。若要補救人才來源的不足，在用人制度上實可多元而彈性。百先應將文教

館舍主管定位於政務官，如此一來，好的人才任用才不會受限於退休之制。再者，

所謂的公務員，實應包含任教公立教育機構的教育人員，這樣公立學府或研究單

位的教授或研究員之專業人才便不會因無文官之身份而無法就其專業之所了。目

前國內大學內的研究員體制，似乎只能作研究，而不能任研究機構之主管，這是

頗為可惜的人才浪費。如果一所大學內有美術館、博物館，其中研究員研究了二、

三十年，經驗學理皆達豐富之際，卻不能適任主管，似乎不太合理。如果人事任

用能彈性些，可能就有更寬廣的人才來源了。鄰國日本的此類文教機構，很多人

皆認為辦得不錯。筆者前年在日本，得知東京、京都國立博物館長皆是退休人員。

像東博館長原是自文部省事務次官（相當於國內常務次長）退休的，反而副館長

是東博自身研究員。再者，像奈良國立博物館長、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長，則

是來自文化廳研究員，而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長，是來自所內研究員。這樣看

來，人家用人取士，確是管道多元又彈性。 

 

肆、「文」與「教」的交流 

此中的「文」，指目前廣義的「文教機構」，而「教」指的是高等「教育學府」。

國內長久以來，文、教二體系幾乎不交流，若有，僅止於少數主管者的借調而已，

似乎從未有此二系統密切交流又互補的美術館、博物館等全面人才培養計劃與實

質推行。 

就目前來看，高等學府擁有好而多的軟體，大型美術、博物館舍則擁有多而

富的資源，二者系統若能相結合，才能建立國人此方面人才的生根培養之道。奈

何二系統就是不通暢，也不能相通。這一點，我們應該認真思考可以解決的門道。

國外的此類文教機構，眾所皆知，幾乎是高等教育學府碩、博士修業者的優先就

業管道。在就業中有非常清楚的遊戲規則。一般而言，新進研究基層人員，大約

在十五至二十年間，曾完成三件相當重要、且具水準以上的大型整合研究工程或

成果展示與發表，而且又有足以傲視學術界的著作，這時大概已至副研究員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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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歲上下層級了。這時他極有機會為著名大學羅致主持研究所，培養碩、博士班

的種籽部隊。十餘年下來，種籽部隊誕生了，他也差不多要退休了。屆時他退休

了，又成為公私立此類文教機構的主管，而培養的種籽又再進到公私立的此類機

構成為基層工作人員了。由此看，人家是有一套文教機構與高等學府二大系統密

切結合又交流的人才培養機制與機會創造的組合。 

這麼一來，像前述東京、京都國立博物館長皆來自退休人員，我們就很能釋

然了解了。因為這樣循環又生息的體制系統下的一位館長，少說也有近三十年此

方面的行政經驗與學理素養呀！ 

事實上，一位好的館長，國內絕不是沒有，而是沒有一套「實踐」與「研究」

可以相互通流的培養體制。就其因，是國內太相信文官制度的萬能神話，事實上，

也可能近於無知程度地輕忽了此方面藝術文物涵養的重要，因而也才敢發佈沒有

三十年左右此方面實務與學理兼俱的人才來擔任館長。在光復後的那個時期，確

實是因於種種因由與條件不足的無奈，而只有如此了。但是已到 1996年的今天，

實在不能再漠視館長培養的重要了。 

 

伍、我們的期待 

美術館、博物館的設置與開發，已是今日一國文化形象與民眾文化涵養的指

標了，如何促使此類館舍的文化生命內涵更加擴散？民眾如何分享更為富而深厚

的文化資源？實是國人應重視的一項文化工程建設，亦是國人一致努力的「必備

心願」吧！ 

面對於此，我們所期待的是，我們的最高主管機構應該調整觀念，認清事實，

從基礎人才培養的「藝術史」或「藝術學」科系建立起，不要再一直迷信不經專

業領域涵養科系訓練出身者的魅力了。到底「藝術創作家」，一下變成「藝術教

育家」，又一下變成「藝術評論家」，甚至又變成「藝術行政家」與「藝術史學家」

的時代，不是今天應有的常態，更不是今天的我們所需。所以請國內趕快設置堅

強深厚的藝術史、藝術學科系，讓前述非專業出身者，任何時候可以有在職進修

的機會，可能才是正確的決定吧！ 

再者，館長的人才培養機制，亦需快速建立。國內的此類機構，不要再分文

化類、社教類、學府類等，可以逐一簡化，統一歸稱為「文教機構」，將大學法、

藝術教育法、社會教育法等這類機構人員進用，依一套文教機構法，使「文教機

構」與「高等學府」二大系統密切配合，人才相互流用，確實建立起軟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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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而有力、生而有氣的館舍戰鬥生命，使新進館舍的基層人員擁有以其豐富行政

與學理經驗，有再進大學培養成此行種籽部隊對於「有朝一日」的期待，而全力

努力衝刺。大學軟體人才有成的一天，亦可轉進館舍實現自己學理理想與抱負的

一天。良性的、機制的、通暢的、有效的與活力的文教機構館舍生命誕生，以及

生生不息一代代新進人員努力衝刺，建構起堅實「文教金字塔」的各層面軟體人

才生命，相信才是我們的國家之福，全民之幸！  


